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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鶯用手掩著臉哭叫道： 「我不知道
……」

金蒲孤怒道： 「你怎麼不知道……」
黃鶯但哭不語。
南海漁人卻輕輕一歎道： 「她是真的不

知道……」
黃鶯邊哭邊道：
「是啊！我從來也沒殺過人，剛才那女

人說的話，不知怎麼使我心中充滿了憤怒，
刺激得我祇想殺人……我怎麼真的殺了人呢
……」

說完竟是嚎陶大哭起來，這一來把金蒲
孤也弄得怔住了，南海漁人輕輕地拍拍她的
肩膀道： 「好了！黃姑娘！這怪不得你，這
兩個人雖然是死在你的手中，卻不能算是你
來死她們的……」

黃鶯喜形於色，傻怔怔地道： 「不是我
殺的？」

南海漁人正容道：
「不錯！嚴格說來，那個叫白嬋娟的女

子才是真正的兇手，她對你施行惑心術，使
你的神智已陷入昏迷的狀態中……」

金蒲孤搖搖頭道： 「她並未受惑，否則
一定會聽人家的話，把刀交出去了！」

南海漁人輕輕一歎道：
「老弟！你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黃姑娘在惑心術的摧眠下，早已失去了自主

的能力，可是那姓白的女子自己沒弄清實際
的情況，說錯了話，才使黃姑娘驀然驚覺過
來……」

金蒲孤怔了一怔，回想剛才的情形，忽
然明白了，原來黃鶯已經受到白嬋娟的摧眠
了，都因為白嬋娟自作聰明，強調崇明散人
對黃鶯是多麼慈祥，不想他們祖孫之間，感
情已壞到極點，這一說反而引起了相反的效
果。

惑心術原是運用人本身的思想，引導走
上歧路，可是白嬋娟不明就裡，剛好走上她
相反的思路上。

因此才激起黃鶯強烈的反感，把她從惑
心術中警覺而出迷境，再加上白素容要去拿
她的刀，才白白地送了一條命！

至於竺絳姿死得更冤枉了，她拚命進
攻，祇是觸發了黃鶯自衛的本能，挺刀一
揮，濺血於修羅刀的利鋒之下！

把前因後果都想通了，再看到黃鶯楚楚
可憐的樣子，心中立生歉意，遂也柔和地
道：

「對不起！黃姑娘，我錯怪你了，這兩
個人的死不是你的錯……」

黃鶯還是在半清醒的狀態中，本身並無
主見，悠悠地問道： 「真的與我沒有關係？
」

南海漁人大聲道： 「不錯！你根本沒有

殺人！」
黃鶯的臉上慢慢斂起了戚容，輕輕一笑

道： 「那就好了，否則我永遠也不會原諒自
己，我活到這麼大，別說是殺人了，連一個
小螞蟻都沒有踩死過……」

南海漁人臉色一變，朝金蒲孤輕歎道：
「老弟！真危險，差一點黃姑娘就被你

逼死了，她是個心地善良的孩子，可經不起
你疾言厲色的刺激！」

金蒲孤臉上一紅，默然無言，沉思良久
才道：

「這個白嬋娟也不知道從哪兒鑽出來的
……」

南海漁人也道：
「是啊！據我所知，奕仙白獲從無兄弟

姊妹，這個女的可有點來路不明，而且她還
懂得感心術，劉素客是怎麼把她綱羅來的
呢？」

金蒲孤又想想道：
「劉素客能夠驅使大批的高手為他所

用，完全是靠著惑心邪術之功，這個女的既
然也懂得惑心術，應該……」

剛說到這兒，他忽然一拍腦袋叫道：
「糟了！我們放過一個最好的機會了！」

南海漁人問道： 「老弟！你說什麼？」
金蒲孤一歎道： 「那個白嬋娟就是劉素

客的化身我們居然當面被他逃過了……」
南海漁人想了一下才叫道：
「不錯！難怪我瞧著她有點面善，她若

是穿上男裝，安上鬍子，與劉素客是一個樣
子，這個老狐狸怎麼想得出裝成這個樣子的
……」

金蒲孤頹然道： 「他一定是想到我們要
對付他的方法了，所以才預留了一步退計
……」 （一○九）

「畢竟他是社會上的名流紳士，當然不可能
和繼女發生違背人倫的行為，為了解決這種兩難
的局面，惟一的方法就是逼智子小姐回月琴
島。

「另外，雖然遊佐三郎、駒井泰次郎、三宅
嘉文這三人是他挑選出來和智子小姐結婚的對
象，可是他又強烈嫉妒那些男人跟智子小姐走得
太近。那天晚上，智子小姐因為別有目的，所以
便對三宅先生稍微 『禮遇』了一些，這下子可刺
激到大道寺先生了，因此他立刻下此毒手。」

「這麼說，大道寺先生一直將氨酸鉀帶在身
邊？」

金田一耕助似乎就是在等加納律師提出這個
問題，他從口袋裡取出一個小罐子，遞給加納律
師。

「是的，就放在裡面。」
加納律師屏住氣息，聲音顫抖地問： 「這東

西究竟是……」
「大道寺先生被槍殺之後，我在他的西裝口

袋中發現的，不過我並沒有讓警方知道。當時大
道寺先生正把手伸進口袋裡，緊緊握住這個罐
子。你明白他的用意吧！」

加納律師的眼神顯得有些驚慌不定。
「這麼說，這個男人早已覺察到了？」
「是的，他畢竟是個聰明人。」

金田一耕助放下那個令人生懼的小罐子，好
一會兒兩人都不說一句話。不久，加納律師又再
度拭去額頭上的汗水問： 「九十九龍馬也是大道
寺先生殺的嗎？」

「是的，他先去殺了人之後，然後再回到車站等神尾老師出
現。祇是我不明白，他怎麼會知道那個秘密通道的事。」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
加納律師突然插進一句話來。
「大道寺先生以前曾經和九十九龍馬走得非常近，他當然知

道裡面的所有機關。記得我曾經提醒過他，九十九龍馬是個危險
人物，千萬要提防他，後來不知為什麼他們還保持來往。」

加納律師面帶微笑地說：
「對了，金田一先生，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你若

不想回答的話也沒關係。」
「是什麼問題？」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對大道寺先生起疑心的呢？」

金田一耕助瞄了加納律師一眼，語氣沉穩地說：
「加納律師，這件事還真是不好回答呢！我很抱歉，在死了

那麼多無辜的人之後，才開始注意到這個人。不過老實說，當姬
野東作的屍體被發現後，大道寺先生的影子就開始浮現在我的眼
前。」

「怎麼說呢？」
「這要從神尾老師偷聽到姬野東作和遊往先生密談的事說

起。姬野東作似乎是告訴了游佐先生有關十九年前發生在月琴島
上的那件事，因為當時遊佐先生必須同時和駒井先生、三宅先生
競爭，勝者才能成為智子小姐的丈夫。

「在這場競爭中，遊佐先生該怎麼做才能佔上風呢？你想想
看，利用九十九龍馬或神尾老師的弱點，對他來說沒有太大幫
助，祇有握住大道寺先生的秘密，他才有可能取勝。」(一五五）

正在那裡憂疑，早被柯爺抓過頭髮，先向他身上是一頓馬
鞭，打得國鑾連聲 「哎呀」，打畢，喝令跪下，道： 「你這小雜
種，王八羔子，姓甚名誰？家住哪裡？你從哪裡進來的？與賤人
偷情有多少時了？快快實供，免受刑罰！若有半句支吾，叫你受
用這馬鞭子！」國鑾到了此刻，也不隱瞞，便將何日與秀林偷
情，今已年餘，總從花園後門進來的話說了， 「都有秀娘暗號，
我方敢進來，這是我的實供。」柯爺喝聲： 「小狗才！你說了半
日，不說出姓名麼？」國鑾道： 「我姓蔣名國鑾，家父乃當朝首
相，名叫文富。望看家父面上，饒了我罷。下次再不敢來了。」
說罷，連連磕頭，哀求不已。柯爺冷笑幾聲道： 「你就是那奸相
生的小雜種！你說的好自在話。你家妹子被人強姦死了，你不出
去報仇，反來敗壞我家門風。且與賤人同謀，還要害我性命，卻
饒你不得！」又是一頓馬鞭子，打得國鑾渾身青紫。也命家丁把
國鑾捆起來。坐下心中一想，道： 「這事張揚出去也是聲名不
好，不如照依寶珠的辦法，滅其形（足亦），祇吩咐家人，不許
傳揚出去就是了。」

想定主意，此刻已有下午時候，他坐在玻璃廳上看著姦夫淫
婦，過一會又把二人打一頓馬鞭出出氣。祇等到黃昏以後，賞了
眾家丁，酒飯已畢，將近更許，外邊夜靜無人，柯爺便命眾家丁
抬了姦夫、淫婦開了後園門，自己押著在後，一直由御河邊行了
幾里下來，仍到寶珠投江之所，速命家丁將姦夫、淫婦摜下江
去。眾家丁答應，狠命把姦夫、淫婦向江心一摜，祇聽 「拍通」
一聲，一個風流公子受貪淫之報，一個害人妖精遭自害之報，俱
赴波流，死於非命。柯爺方帶了家人回他花園，將後門緊閉。吩
咐眾家人外面不許張揚，一一重賞家人。家人領了賞賜，也大家
不言。詭說秀林跟人逃走，家醜不可外揚，亦不用通報衙門捕
捉。又將小翠叫媒人領去賣了。

這個信兒傳到夫人耳中，心下倒也歡喜，祇是兒子鳴玉一聞
此信，唬得魂不附體，每日哭啼啼，催著父親去找他母親，被柯
爺大罵了幾場，鳴玉祇好苦在心頭，無可如何。後來家中知道柯
爺處死秀林的原由，夫人祇是念佛道： 「這是害我女兒寶珠的報
應。」鳴玉知道母死的凶信，每日痛哭不休，茶飯不吃。鬧得柯
爺沒奈何，借了僧捨做了好些佛事超度他母親，鳴玉方才罷了。
這且不表。

再言蔣相自在朝中受了悶氣回府，心下鬱鬱不樂，又不能不
遵旨辦理，即叫家丁去請公子來代小姐治理喪事。 （五十八）

啊，怎麼辦？難道她不喜歡自己的陽台
有種樹？

「還是……如果你不喜歡，我可以立
刻把它搬走，祇要你不要再哭了！」反正
現在要他怎麼做都可以，祇要她不要再哭
就好了。看到她掉眼淚，害他也想哭了。

「傻瓜，要讓它長成大樹，花盆裡那
一點點泥土的養分根本不夠。」歐嘉芝祇
是自顧自地說著，並沒有回答他的問話。

「那我等它一天天長大，再每天替它
加一點土壤總行了吧？」Gordon 懊惱極
了，這女人的眼淚把他搞得心煩意亂。

一亂，他便忘了自己手上有泥巴，習
慣性地去耙自己的頭髮，結果，就變成了
天然的泥巴髮型。

跟著，歐嘉芝沒有時間再回應他，因
為他那手足無措的矬樣，把她逗得很開
心。

「喂……你怎麼又在笑了？」半夜，
Gordon被一陣翻箱倒櫃的聲音吵醒。

張開眼，他看見一個女人趴跪在地上
找東西，被運動短褲包裹起來的渾圓小屁
屁翹得老高。

這景象看起來……呃，還挺賞心悅目
的！

「你在幹嘛？」老實說，他實在不想
出聲打擾眼前這幅美麗的風景。

「啊！對不起，吵醒你了，我在找溫
度計。」

「溫度計？」這三個字讓 Gordon 皺
緊眉頭，他伸出手摸了摸她的額頭，媽
的，她的身體在發燙！

「你先回床上躺著，我幫你找。」
「噢。」她頭好昏，所以乖乖聽從他

的指示。
沒多久，Gordon 找到了溫度計，順

便又倒了杯熱牛奶進房間給她。
「嘴巴張開，我要幫你量體溫。」

歐嘉芝乖乖地把嘴巴張開，讓他把溫
度計放進嘴裡，然後含著。

「你中午有沒有吃
藥？」

吃藥？她好像忙到
連午餐都忘記吃了……
暫時不能說話的歐嘉芝
裝了個無辜的表情，誠
實地搖搖頭。

「感冒才稍微好一
點，你就這樣拚命工
作，你以為自己是無敵
女金剛嗎？而且這麼冷
的天氣，你竟然祇穿短
褲睡覺！」不知道為什
麼，看她這麼不會照顧
自己，他覺得有點生
氣。

被罵卻無法頂嘴的
歐嘉芝皺皺俏鼻，發出
伊伊啊啊的怪聲音來抗
議。

「你的抗議無效。
」時間到了，Gordon拿
出她口中的溫度計。

看到上面顯示的溫度，他的眉頭皺得
更緊了。

「幾度？」
歐嘉芝小心翼翼地問道。Gordon 的

表情看起來好嚴肅、好認真，跟之前愛開
玩笑的模樣不太一樣。

「三十九度。醫生開給你的感冒藥
裡，有沒有預防發燒的藥？」

「好像有。」她從抽屜裡拿出醫生開
的藥，翻找了一下， 「是這一包。」

「你先喝牛奶墊肚子，我去幫你倒杯
水來讓你吃藥。」

「噢，好。」
歐嘉芝覺得全身軟趴趴的，現在他說

什麼，她全都沒有意見，祇安分地當個聽
話的病人。 （十八）

良辰美景靜了下來，溫寶裕自然也不肯離
去，我就把此行經過，和想到自己的行為不當，
都講了一遍，胡說奇怪： 「沒有結論？」

我搖頭： 「沒有，費力醫生在研究的課題，
可能明對我說了，我也不懂，別說想去探索了。
」

白素側著頭： 「要動用到那麼大型電腦來輔
助，一定是十分特別的研究。」

溫寶裕的神情十分失望，費力醫生研究所中
的一切，雖然透著怪異，但不能令他滿足。最好
在研究所中，有七八十隻九個頭二十八隻腳的外
星怪獸，要是我不能弄一兩隻回來，那就叫怪獸
咬了半邊頭去，也不夠刺激。

我攤了攤手： 「他說會有疑難來請教我，我
看他這幾天就會來。」

小寶咕噥了一聲，他雖然說得很含糊，可是
我還是聽清楚了，他說： 「人家要去問像是什麼
都知道的人，你又不是。」

我自然不去和他計較，世上根本不可能有什
麼都知道的人，連 「像是什麼都知道」也不可
能，我明白我自己知道得夠多的，就已經很
好。

良辰美景卻在聽了我的話之後，想了一會才
道： 「那個人真以為他自己是李自成？」

我點頭道： 「看來是，費力醫生顯然也知道
這一點，也安慰他說辮子兵全死了。」

良辰美景又吐了吐舌頭： 「乖乖不得了，要
是叫他看到了清朝裝束的電影，真怕他會殺人。
」

她們不是說笑，若是一個瘋子，真認為自己
是李自成，看到了辮子兵，還有不大開殺戒的
嗎？我忙道： 「對，要提醒費醫生一下，別讓他
接觸電視。」

胡說的聲音遲疑： 「大型電腦、瘋子，真難
以把兩者聯成一氣……照他的情形來看，好像還
有一個瘋子……逃走了，或是離開了？」

當費力從窗前走回去，忽然拉開一隻大抽屜
時，曾問了一句 「你回來了」，又伸手在空抽屜
中拍了一下，當時我看到這種情形，也想到可能
另外還有一個人。

原來是應該在那大抽屜中的，由於他接著就
說要來找我，所以我才沒有進一步想下去。

第六部：費力醫生的怪問題
胡說的心思緊密，他也想到了這一點，我

道： 「太有可能了，他的研究課題，就可能和
精神病患者有關……不過他那樣對待患者，傳
出去總不大好。」

良辰美景道： 「是的，把人關在大抽屜中，
而且，好像還不能隨便出來。」

白素打了一個手勢： 「我猜想，在大抽屜中
的那人，不能出來，多半是一種精神禁錮——利
用催眠術達到禁錮的目的。」

各人都 「啊」地一聲，因為我們都沒有想到
這一點。 （三十三）


